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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志 摩 遗 札 六 封

(一 )

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 了
,

我那拉拉拉

征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
,

清醒 时自己

想起来都有点害躁
,

我真怕厌 烦 了你
,

同时 又

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
, 义 ,

告诉我
,

究竟厌

烦 了没有?平常人听 了疯话是要
“

半掩耳朵半

关 门
”

的
,

但我相信到是疯话 里有
“

性情之真
”

日常的话都是穿上袍祷戴上 大帽的话
,

以 为

是 否 ? 但碰巧世上 最不能容许的是真—
真

话是命定淹死在喉管里的
,

真情是命定闷元

在骨髓里 的
—

所 以 “

率真
”

变成了最不合时

宜的一样 东西
。

谁都不 愿不 入时
,

谁都不愿意

留着小辫子让人笑话
.

结果真与疯 变成了异

名 同义的 字! 谁要有胆不怕人 骂疯才能构出

他 的真来
,

谁要能听着疯话不 变色不翻脸才

有大量来容 受真
。

得
,

您这段罗哆 〔嗦〕已经

够疯
。

不错
,

所 以 顺着前提下来
,

这 罗哆〔嗦〕

里便有真
,

有 多少咬不准就是 !

· ·

”
· ·

……不 瞒你说
,

近来我的感情脆弱

的不成话
:

如其秋风秋 色引起我的悲伤
,

秋

雨简直逼我哭
。

我真怕
。

昨夜你们走后
,

我

拉 了奚甫老老到我家来
,

谭 了一回
,

老老倦

得老眼都睁不 开
,

不久他们 也走 了
,

那 时雨

已是很大
。 · ·

·
·

”

一吐子了
,

朋 友全走 了
,

就

剩 了我
.

一 间屋子
,
无数的书

。

我坐 了下来
,

心 象是一块磨 光的砖 头
,

没有一 点花纹
,

重

滋 滋的
,

我的一双手也不知怎的抱住 了 头
,

手指 禽着发
,

伏在桌上 发 呆
,

好一 阵子
,

又

坐直 了
,

没精打采的
,

翻 开手边一册书来不

用心 的看
,

含糊 的念
,

足足念一 点 多钟
。

还

是乏味
,

随手写 了一封信给朋友
.

灰 色得厉

害
,

还 是一块磨 光的砖 头
,

可 没有睡意
,

又

发 了一阵呆
,

手 又袍着了头
, · · ” 二吮 ! 烟士

披里 纯来了
,

不 多
,

一点 儿 ,

抽一根烟再说
。

眼望着螺旋形往上袅的烟
, ·

一什么
,

一个

旷野
,

黑夜
· · · · ·

一个坟
,

—
接着来 了香满

园的 白汤娜 鱼…… 吮
.

那可不 对劲…… 鱼 ,

是的
,

捞鱼的网…… 流水…… 时光
· · ,

…捞不

着就该…… 有了 ,

有了
,

下 笔写吧
—

问谁 ? 阿
,

这光阴的嘲弄

问谁去声诉
,

在这冻沈沈的星夜
,

凄风

吹着它①的新墓 ? ②
“
看守

,

你须耐心的看守

这活泼的流溪
,

莫错过
,

在这清波里优游
,

青脐与红鳍!,,

这无声的私语在我的耳边

似曾幽幽的吹嘘—
象秋雾里的远山

,

半化烟

在晓风里卷舒
。

因此我紧揽着我灵魂的绳 网
,

象一个守夜的渔翁
,

竞竞的
,

注视着那无尽流的时光
,

私冀有彩鳞掀涌
。

如今 只余这破烂的渔网
- -

一
嘲讽我的希冀

,

我喘 息
、

的恨 〔怅〕望着不返的时光 ;

泪依依的憔悴 !

又何况在这黑夜里徊徘
:

黑夜似的痛楚
:

一个星芒下的黑影凄迷
-

—
留连着一个新墓

。



向谁 ? … … 我不敢枪呼
,

怕惊扰

这墓底的清淳 ,

我俯身
,

我伸手向着它③楼抱—
呵

,

这半潮湿的新墓 !

的是阳光似的笑容与思想
,

你来救度救度满

脸涂着黑炭的顽 皮
x x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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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惨人的旷野无有边沿
,

远处有村火星星
,

丛林里有鹤鸽在悍辩—
坟边有伤心只影

。

(二 )

这黑夜
,

深沈的环包着大地
,

笼罩着你与我—
你

,

静凄凄的安眠在墓底 ,

我
,

在迷醉里摩莎!

正愿天光 更不从东方

按时的泛滥
,

让我永久依偎着这墓旁

—
在沉寂里消幻 ,

但青曦 已在那天边吐露
,

苏醒的林鸟

已在远近间相应的喧呼—又是一度清晓
。

不久
,

这严冬过去
,

东风

又来催促青条
,

便妆级这冷落的墓墟丛
,

亦不无花草飘舰
。

但我爱
,

如今你永远封禁

在这无情的墓下
,

我更不盼天光
,

更无有春信—
我的是无边的黑夜 !

完 T
,

昨夜三时后 才睡
,

你说这疯劲够

不够? 这诗我初做成时
,

似乎很得意
,

但现在

抄誉一过
.

换 了几 处字句
,

又 不满意 了
。

你

以为怎样
,

只 当他一首诗看
,

不要认他有什

么 P e r s o n a l 的背景
,

本来就不 定有
。

真怪
,

我的想 象总脱不 了两样货色
,

一 是 梦
,

一

是坟墓
,

似乎不 大健康
,

更不是吉利
,

我这常

在黑地里 构造意晚
,

其实是太晦 色了
, x 你有

我准是让西 山 的 月色染伤 了
。

这两天我

的心 象是一块石 头
,

硬的
,

不透明的
,

累赞的
,

又象是岩窟里的一私止水
,

不透光的
,

不波

动的
,

沉双的
。

前两天在郊外见着的景色
,

尽

有动人的
—

比如灵光寺的墓园
,

静肃的微

馨 (柏 )④ 的 空气里
,

峙立着那几座石亭与墓

碑
,

院 内满是秋炎的树荫
,
院外亦满是树荫

的秋臾
,

这墓园的静 定里
,

别有一种 悲凉的

况味
,

听不着村舍的鸡犬声
,

听不着宿鸟的

幽呼声
,

有的只是风声
,

你凝神时辫认得出

他那手指挑弄着的是那一条弦索
,

这紧峭的

是 采树声
,

那扬沙似潇洒 的是菩提树音
,

那群

鸭翻树似海潮登岩似的 大声是白扬 ( 杨〕的狂

啸
。

更 有那致 密的细渡啮沙绩似的是柏子的

漏响— 同时在这群音骄响中无边的落叶
,

黄的
,

徐 色的
,

深红的
,

璐青的
,

肥如掌的
,

卷似发 的
,

细如豆 的
,

狭如眉的
,

一齐乘着

无 形 中吹息的秋 风
,

冷冷的料飘下地
,

他们

重绒似 的铺在半枯 O 草地上
,

远 看着象是一

扁 仰食的春蚕
,

近睁时
,

他们的身上都是密

布着
,

针绣似 的
,
虫 牙的细孔

,

他们在夏秋

间布施 了他们 的精力
,

扣今静静的惬卧在这

人迹希有的 墓园里
,

有时风
.

忽从树枝里下 漏
.

他们还不 免在他们
“

墓床
”
上徽徽的颇震

,

象

是徽笑
,

象是梦单
,

象是战场上俊卧的英雄

又被远来的鼓角声惊扰 ! 那是秋
,

那是真宁

静
,

那是季候转变—
自然的与人生的

—
的幽妙消

.

乌
。

x x ,

我想你最能体会得那丰

染颜 色
,

却亦半褪颜 色的情绸 〔调〕与滋味
。

我当时也分 不清心 头的 思感
,

只 觉得一

种异样柑美的清静
,

象风 雨过后的草 色与花

香
,

在我的心 灵底里 缓 缓 的 流 出
,

(方 才

初下笔时我不知道我当时曾经那样深沉的双



察
,

要不然我便不 能如此致密的叙述 ) 我恨不

能画
,

辜负这秋 色
; 我恨不能乐

,

辜负这秋声
,

我的笔太粗
,

我的话 大〔太 〕浊 ,

又不 能恰好

的传神这深秋的情调与这淡里透浓的意味 ;

但 我的魂灵却真是醉了
,

我把住 了这馥郁的

秋酿O 巨就
,

我不能不尽情的引满
,

那清沟

的列液淹进 了我的咽喉
,

浸 入 了我的肢体
,

醉塞 了我的官觉
,

醉透 了我 的神魂
: x x

假

扣你也在那静默的意境里共 赏那一 山 淡金的

菩提
,

在空灵中 飞舞
,

潜听那 虫蚀的焦叶在

你脚下清脆的碎裂 !

更有那冷夜 O 月影 ; 除是我决心栖牲令

夜的睡
,

我再不敢轻易的挑动我的意绪 ! 炉

火 已渐缓
,

夜 O 从窗纱里幽 幽冲入
,

我想我

还是停笔的好
,

要不然抵拼明 日的 头痛
。

但

同时
“

秋思
”

仍 源源的涌 出

—
内院的海棠己

快赤里
,

那株柿树亦 已却却青装
,

只利一二

十个浓黄的熟果依旧 高高的紧恋着赤露的枝

干
,

紫藤〔藤〕更没有声息
,

渝翁最是苍苍的

枯先
—

我内心 的秋叶 不久也怕要飘尽了
,

X X ,

你替我编一只 丧歌罢 ! 志摩寄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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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今天下午我成心 抽学
,

说头疼 ( 是有一

点 ) 没去
,

可不要告诉我的
_

L 司
,

他知道 了请

我吃 白眼
,

不是顽 儿 的
。 · ·

” 二真是话该报应
,

刚从学生那里括下一点时光 来
,

正 想从从容

容写点什么
,
又教两条〔个〕不相干 的客人来

打断 了
,

来人也真不知趣
,

一坐下就生根
,

随你打哈欠伸性腰表示 态度
,

他们还你一个

满不得知 ! 这一 来就化 了我三个钟 头 ! 我眼

睬着我刚开端的东西
,

要说的话尽管在心 坎

里 小 鹿似的撞着
,

这真是说不 出的苦呢
。

他

们听说这 石虎胡同七号是 出名 的凶 宅
,

就替

我着急
,

直问我怕不怕
,

我的幽双来了
,

我

说不一 定
`
白天碰 着的人太可怕 了

,

小 可胆

子也吓 出了头
,
见鬼就 不算回事 了里

x ,

你

说你生 成不配做 大屋子 的小 妞
,

听着人事就

想掩耳朵
,

风声
,

鸟闹 (也许疯话 ) 倒反 而 合

式
:

这也是一种 说不 出 口 的苦恼
。

我们长在

外作客的
,

有时也想家 (,J
、

孩就想妈妈的臂膀

做软枕… 但等到 回 了家
,

要我说老实话时
,

我就想告假
—

那世界与我们 的太 没有亲属

关 系了
。

就说我顶 亲爱的妈罢
,

她说话就是

画 圆 圈儿
,

开 头归根怨爸爸这般 高
,

那般矮
,

再来就是 本家长别家短
,

回 头 又是爸爸—
-

妈妈的话
,

你 当然不能不耐心听
,

并且有时

也真有意味的 见解
,

我妈她的比喻与
“
古老

话
”

就不 少
,

有时项鲜艳的
:
但你的心 里总

是私 下盼 望她那 谈天的 (该 作谈
“

人
”

) 的轮辱

稍 为放宽一些
。

这还是消极 一方 面
:

你自己

想开 口 说你 自己的话时那 才真苦痛 ; 在她们

听来你的 全是外国话
,

不直叫你疯还是替你

留点子哪! 真是奇怪
,

结果你本来的话匣子也

就 发潮不灵 了
。

所以 比如去年这个时候
,

我

在家里被他们硬拉住 了不放走
,

我只得恳请

到 山脚下鬼窝庐 里单独过 日子去
。

那一个来

月
,

倒是顶有 出息
,

自 己也还享受
,

看羊吃

草
,

看狗打架
,

看雨天露镇里 的塔影
,

坐在
“

仙人 石
` ,

上看 月亮
,

到庙前听夜鸽与夜僧合

奏的妙 乐
,

再不 然就去戏 台里下寄宿的要饭

大仙谈 天

—
什 么都是有赵

,

只要不接近人
,

尤其是体 面 的
。

说起这一时 山庐 山 才真 美哪
,

满 山 的红叶
.

白云
,

外加雪景
,

冰冷的 明星

夜
,

(那真激人 )
,

各种 的鸟声
,

也许还有福分

听着野朋 友的吼声…… x ,

我想着了真神往
,

至 少我 小邢分的灵魂还留在五老峰下
,

栖 贤

桥边 (我的 当然纯粹是 自然的
,

不是浪 漫 的

春恋 )
。

那边靠近三叠 涧
,

有一家寒碧楼是一

个责同乡
,

我忘 了谁的藏书处
,

有相 当不俗

的客时
,

主人也许下榻
。

假如我们能到那边

去过 几时生话—
只要多带诗笺画纸清茶香

烟 (付不住
,

这是一样的 必需品 )
,

丢开 整个

的红 尘不管不 问
,

岂不是神仙都不免要妒 羡!

今年 的 夏天过的不十分如意
,

一半是为 了金

瓜
,

他那 哭哭啼啼的
,

你也 不好意思不怜着

点儿 不是? 但 这一怜你就得管
,

一管
,

你 自



个 儿就级
。

我可不胞怨
,

那种的韵事也是难

得的
。

不过那终究是你朋友的事
,

就我 自己

说
,

我还不 大对得住庐 山
,

我还得重去还愿
,

但这是要肩 背上长翅磅的才敢说 大话
, x ,

您背上有翅膀 没有
:

有就成
,

要是没
,

还得

衬一下 东短西 长! 说也怪
,

我的话 匣子
,

时

你是开定的 了
,

管您有兴致听没有
,

我从没

有说话象对你这样流利
,

我不信 口 才会长进

这 么快
,

这准是 x
教给我的

,

多谢你
。

我给

旁人信也会写得顶长的
,

但总不 自然
,

笔下

不顺
,

心里也不 自由
,

不是怕形容词太扭
,

就提防那话引人 多心
,

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

不是纯粹的快 乐
,

讨你不 同
,

我不怕 你
,

因

为你懂得
,

你懂得因 为你 目力能穿过字面
,

这一来我的舌 头就享受 了真的解放
,

我有着

那一 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
,

从肺管输到指 尖
,

从指 尖到 笔尖
,

滴在白纸

上就是黑字
,

顶 自然
,

也顶 自由
,

这真是幸

福
。

写家信就最难
,

比写考卷还不 易
,

你提

着笔 (隔几时总得写 ) 真不知写什么好—
除

了问妈病或是问爸要钱 ! (下略 )

— 原载 1 9 3 5 年 8 月 9 日 《武汉日报 》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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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今天整天没有出门
,

长袍都没有上身
,

回京后 第一次
“

修道
” ,

正写这里 你的信 来了
,

前半封叫我点头暗说善我善我
,

下半封 叫我

开 着 口尽笑 自语着捉钩 〔掐〕⑥ 捉构 〔掐〕 ! x

火 ,

你真是个妙人
,

真俊
,

妙得俊
,

傻得妙—
真淘气

,

你偏 爱这怪字
,

俊
,

多难写
,
又象粽子

的粽字⑧ ,

他那一个钢 又 〔又〕 ( x ) 四领
.

黑豆
,

真叫人写得手酸心 烦 ! 你想法子改一个好 否?

要不然我们就想法子简笔
,

再要不 然
,

我宁

可去学了注音字毋来注音
,

这钢 义黑豆八字

胡子 小果橙 儿放在一堆的顽 意儿实在有些 难

办 ! 好呀
,

你低着头 儿
, “

钢又黑豆八字胡子

果橙儿连在一起
”

(我宁可这样来顺手 ) 的 笑
,

谁知道你在那里捉构 〔掐〕出坏主意哪 ! 什么

枣子呀
,

苹果呀
,

金瓜呀
,

关刀 呀
,

铁锤呀
,

团球呀
,

板斧呀 全到 门了
,

全上 台 了
,

真有你

的
,

啊 ! 你倒真会寻乐
,

我说得定你不仅坐

在桌上吃喝时候忍 不住 笑
,

就是你单个 儿坐

在 马车里
,

睡在被 窝里
,

早上梳洗的时候
,

听先生讲书的时候— 一想着那一 大堆水果

鲜果兵 器武器 (而且你准 想着 ) 你 就 掌 不 住

笑
,

我现在拿起你末 了那张信 页放在耳朵边

听时都好象还听你那 格支格支的
“

八字胡子
”

等等的 笑哪 ! 北京人说
“

损
” 。

大姑 儿你这才

损哪 ! 我想我以 后一 定得禁止你画 画 了
,

真

是
,

信上写着就叫人够受
,

你要是有兴致时
,

提起管夫人来把什么金瓜脸马脸 (时呀
,

你还

忘 了张彭春哪 !) 青龙僵 月刀 脸等等全给画 了

出来
,

再回 头广告讽刺画 滑指写真的展览会

可不是顽 儿 ! 真得想法 子来制度你才好
。

你 知

道现在世界上最达观最开通不过我们 的萧伯

纳
。

他是超人至人
。

但是他有一次也真生 了

气
,

他 闷 了好 几天哪
,

为的是有 一 位 与 尊

笃有同等天才 的 M
a x B ee r b o m 开 了他一

个 小 顽 笑

—
他 画 一个萧伯纳

,

头支着地板
,

脚项 着天花板
,

胡子披一个潇洒 出群
,

谁看

了都认识是
“

萧
”

谁看了都得捧 看肚 子笑
,

萧

先生 自己看见 了可真不乐意
,

他没有笑
—那 画实在太妙 了

,

所 以 你看你这捣乱正 是政

府派说的危 险分子
,

以 后碰着你得特别 小 心

才是
,

要不 然就上你 当
,

让你一个人直 乐
—

我们卖瓜果的准吃大亏 !

真淘气的孩子
,

你看
,

累得我罗嗦 了老

半天 没有说成一 勺话
。

本来我动手写信 时老

实说
,

是想衬你发泄一点本天的闷 气
,

太阳

也没 出来
,

风 象是哭
,

树上叶子也完了
,

几

根光光的枝权 儿 在半空里擎着
,

象是老 太太

没有牙齿关不 住风似 的
,

这看 了叫人 闷气
。

我大声的念 了两遍雪 莱的西风歌
,

正合时
,

那歌真是太好 了
,

我儿时有机会伴看你念好

吗 ? (下略 )

(五 )

今天 又是奇闷
; 听 了刘宝全以后

,

与蒋



义 x 回宇来谈天
,

随 口 瞎谈
,

轻 易又耗完半天

的 日影
,

王 x x 也来了
,

念 了几篇诗
,

一 同

到春华楼吃饭
,

又到正 昌去想吃冰淇淋
,

没

了! 只得吸一杯咖啡解潮
,

针躺在舒服的沙

发上
,

一双半 多少不 免厌世观的 朋友 又接 着

谈
,

咖啡里的 点缓 是鲜牛骼 〔酪〕
,

谈天里的

点级是长吁与短叹
,

回 头愉子要上 门 了
,

把

我们撵 T 出来
,

冷清清的街道
,

冷冰冰的星

光
,

我们是茫茫无所之
、

还是看朋 友去
。

朋

友 又不在家
,

在他 空屋子里歇 了一会 儿
,

把他

桌上 的水果香烟吃一个精光
、

再 出来到王 x

x 寓处
,

呆呆的坐 了一 阵子
,

心里 的闷一秒

一秒的增加 了

—
不 成

,

还是回老家做诗或

是写信或是
“

打坐
”

吧
。

惭愧
。

居然涂成 了十

六行的怪调
,

给你 笑一笑或是给一 终眉罢
。

“

为要寻一颗明星
”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

向着黑夜里加鞭
;

—
、

向着黑夜里加鞭
,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荒野
,

为要寻一颗明星
;

—
为要寻一颗明星

,

我冲入这黑连连的荒野
。

⑦

累坏了
,

累坏了我跨下的牲 口
,

那明星还不 出现
;

—
那明星还不出现

,

累坏了
,

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

这回天上透出了
,

水晶似的光明
,

黑夜里倒着一只牲 口
,

荒野里躺着一具尸首
,

—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 明 !

十一 月二十三 日夜十时

(六 )

不 想你竟是这样纯粹的慈善心肠
,

你肯

答应常做我的
“

通信 员
” 。

用你恬静的谐趣或

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
,

我唯有泥首 ! 我单

怕 我是个粗心人
,

说话不 瞻前顾 后的
,

容 易

不提防 的得罪人 ; 我 又是个感情的人
.

有时

碰着了根触
,

难保不尽情的吐 泄
,

更不计算对

方承 受者的消化 力如何又我的坏脾气多得很
,

一时也说不尽
。

同时我却要时你说一 句老实

话
。 x x ,

你既然是这样的诚恳
,

真挚而有

侠性
。

我是一个闷 着的人
,

你也许懂得我的意

忍
。

我一辈子只 是想找一个理想的
“

通信 员
” ,

我曾经 写过 日记
,

任性的泛滥看的来与汁逼

的情感
。

但每次都不能持久
。

人是社会性的

动物
,

除是超人
,

那就是不近人情的
,

谁都

不能把挣扎着的灵性 闷 死 在 硬 性 的 躯 壳

里 )⑧ 日记是一 种 无聊的极忍 (我所谓 日记 当

然不是无颜色的起居注
。

) 最满意最理想 的 出

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
,

真能容忍
,

而且真能

融化的朋 友
。

那 朋友可是真不 易得
。

单纯 的同

情还容易
,

要能容忍而且融化却是难
。

与朋

友通 信或说话
,
比较 少构束

,

但冲突的机会

也 多
,

男子就缺 乏那 自然的承受性
。

但 普通

女子 更楷
,

因为她们 的知识与理性超不 出她

们 的 习惯性与防御性
,

她们 天生高尚与优 秀

的灵性永远钻不透那捍 〔杆〕毛 笔的笔尖 儿
。

理性不透彻的时候
,

误会的机会就 多
,

比和一

块 凹 形的玻璃
,

什 么 东西映着就失 了真象
。

我

所 以始终是闷着的
。

我不定敢说我的心 灵比

一般的 灵动些
,

但有时心 灵活动 的时候
,

你

自己知道 这里面 多少有真理的种子
,

你就不

忍让他 闷死在里 面
,

但 除非你有相 当 的发泄

的机会与引诱时
,

你就不很会有
“

用力去拉
”

的决心
。

虽则华茨华士 用小猫 来讽喻诗人
:

他说 小猫好玩
,

东跳西 窜的玩着树上的落叶
,

她玩她的
,

并不顾管旁边有没有人拍 手叫好
,

所 以艺术家的工作也只是活 力内迫的 结果
,

他们 不应 当计较有皮 〔没〕有人赏识
。

但这是

理论
。

华老 儿 自身就少不 了他妹妹挑绿水⑨

的 灵感与同情
。

我写了一 大堆
,

我自己也忘

了我说的是什 么 ! 总之我是最感激不过
,

最欢

喜不过你这样温和的厚意
,

我只 怕我 自己 没

出
.

色
,

消受不得你为我消费的时光与心力 !

— 以上三 封 信 原 载 1 9 3 5 年 1 。月 4 日

《武汉 日报》副刊《现代文艺》第 34 期
,

标题为 《 志摩遗札》
,

信前分别 标 有

(一 )
、

(二 )
、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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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注意的
。

否则
,

他们就不能获经济效益
。

我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
,

是为了满足人民

生活 日益增长的需要
,

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
。

因此
,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国民经济

的前提
。

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性问题
,

就是要生产出最佳适用性的产品
,

即生产出好产品来
。

生产部门要生产出适用性最强的好产品
,

不仅是产品质量好
,

数量多
,

而且必须是产品成本

低
。

质量
、

数量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

是互相依存的互相制约的
。

但一般说来
,

质量是产品的

主导方面
。

所谓
“

产量多少
” , “

成本高低
” ,

都是指一定质量的产品说的
。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

有离开一定质量的数量或成本
。

只有在质量上符合社会需要的产 品
,

其生产的数量才是越多

越好
,

其成本也越来越低
,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就会迅速发展
。

否则
,

就会是完全相反的情

况
。

这就是质和量辩证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生动体现
。

由此可见
,

马

克思在商品价值的质和量的分析方法
,

如同整个《资本论》一样
,

不仅没有过时
,

而且对我们

的现实生产和理论活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

注释
:

①⑦ 《列宁全集》
,

第 19 卷第 558 页 , 第 38 卷第 191 页
。

②⑥⑧⑨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

第 1 1 9
、

1 2 1一 1 2 2
、

2 1 7
、

2 1 8
、

1 2 4页
。

③④⑤L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l 第 91 页
,

第 29 卷第 2 60 页
,

第 32 卷第 335 页
,

第 31 卷

第 3 8 5 页
,

第 2 4 卷第 2 2 页
。

L 《列宁选集 》第 2 卷
,

第 7 13 页
。

LLLLL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3 卷
,

第 5 5
、

4 8
、

1 6
、

5 1一 5 2
、

6 3
、

8 6 页
。

L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

@ 见 《人 民 日报 》 1 9 8 3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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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它们找出
,

重新发表
,

也算为《全集 》增添一

点新资料
。

徐志摩的书信
,

目前还发现不多
,

因而这儿封

信
,

对于研究者来说
,

还是值得珍视的
。

徐志摩在

信中说
,

他赏识的是
“
性情之真

” ,

而最僧恶虚饰做

作
。

虽 然朋友通信
,

有的也难免拘束
,

_

但这些信
,

他却写得
“
顶自然

,

也顶自由
” 。

难其真切自然
,

也

就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诗人的性格
,

反映出他在这

一时期思想情绪和生活状况的一个侧面
。

从有的信

中
,

还可以窥见他作诗的创作过 程
,

这是在别的地

方不容易看到的
。

信中的两首诗
,

后来收进集子时

都有些改动
,

也可供我们比较研究
。

从信中
,

我们看

到他厌弃世俗的烦扰
,

赞美宁静和谐的大 自然
,

向往

性灵的解脱
。

这些地方多少表现了诗人对充满丑恶

和庸俗的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
、

光明的追求
。

但是

他的理想和追求是抽象的
、

个人的
,

这又不时使他

流露出感伤
、

空虚甚至颓废的情绪
,

如他自己所说
,

“
我这常在黑地里构造意境

,

其实是太晦色了
” 。

但

总 的说来
,

在这个时期
,

他的基本情调和风格
,

还

是轻快和清新胜于哀愁和颓丧的
。

信中
,

内心世界

的真率表露
,

自然景物的致密描写
,

都显示出诗人

的风格特色
。

现在根据《现代文艺 》重新发表六封信
,
以原来

发 表的时间先后为序
,

编上 (一 )至 (六 )的序号
。

除

因便于排印
,

将繁体字
、

异体字改为现在通用的简

体字外
,

其余文字
、

标点
,

悉如原样
,

不予改动
。

明显笔误或排错的字
,

用方括号 ( )注在后面
; 原

报上模糊难辨或空缺之处
,

以 O 代替 ; 有疑义或需

说明的地方
,

则加注释
。

(上接第 96 页 )

注释
:

①③ 它
,

原文作
“
她

” ,

疑为
“
她

”
之误

。

②⑦ 此句下
,

应空一行
。

④ 此处括号和柏字
,

是原有的
。

⑤
,

掏原文作
“
指

” ,

显系
“
掐

”
之误

。

⑥ 傻和粽
,

原文都是繁体
,

字形相似
。

⑧ 此处括号有误
。

⑨ 挑绿水
,

疑即华兹华斯之妹多萝西 ( D or -o

y t h W o r d s w o r t h ) 之异译
。


